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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。最终，他成为了中国法学界的精神支柱。 高中，他就

读于北京三十一中，时称崇德中学。那是1940年代，他是那

个压抑年代里热血沸腾的青年人，在那所著名的中学里，他

参加了反内战、反饥饿的学生运动。他们青涩而尖锐，他们

的饥饿感不仅仅来自物质的匮乏，更来自于压抑的政治气氛

。1948年，他18岁，雄心勃勃地考取了燕京大学，学习新闻

专业。他想用报纸来推动国家的民主化、自由化，使之成为

真正的民之喉舌。他希望自己能鼓天下之气，帮助社会实现

更为广阔的变革。但是，他的思想很快发生了转变，他对旧

中国感到了绝望。最终，他走上反抗腐败政权的道路，辍学

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。 那段短促而动荡的生活充满了风险，

但也培养了他的责任心和过人的勇气。1949年，北平解放，

巨大的变革激发了他对未来最美好的想象。他参加了北平市

团委筹委会的工作。很多年后，他年过古稀，面对前来采访

他的记者，他说，之所以辍学参加革命工作，就是为了建立

一个民主、自由、富强的新中国。 二 一条阳光大道直通社会

主义美好的未来。1951年8月，作为新中国优秀青年的一员，

他被选为首批留苏学生之一，前往著名的莫斯科大学法律系

学习。在那里，因他多才多艺，参加了中国学生会的工作，

曾与当时在学生团委工作的戈尔巴乔夫一起共事。他在最短

的时间内完成了学业，获得全优毕业文凭。他抑制不住为新

中国服务的激情，于1956年提前回国，赴教北京政法学院。 



三 “法律并不是我人生自愿的职业选择，它枯燥无味，不像

新闻那样自由奔放。”他说，“但既然是国家派我去学的，

当然是抱着崇高的使命感去学的。” 逐渐地，他懂得了法律

与新闻一样，都有着民主与自由的深刻内涵，如果说“法制

”并不足以包合民主，那么“法制”就必须以民主为基础，

以民主为前提。他在苏联学习时，法律制度确实比较完善，

但是??他说??谁也不想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一个“法治国家

”。他意识到，建立现代法治国家，与建立现代工业化国家

、现代知识经济国家同等重要。 四 那是新中国第一座法学院

。他被院长钱端升视为不可多得的奇才。他一面教学，一面

担任苏联法学教授的专业翻译。然而，反右运动开始了。未

及施展才华，他便被“引蛇出洞”----向学校组织坦陈看法??

成了第一批右派分子。那是他迄今最为刻骨铭心的时刻。从

那一刻起，他从“人民的阵营”划入了“敌人的阵营”，之

后天天受批挨斗。几十年后，他的梦中还时常杂乱地回放着

那些惊心动魄的情景，醒来后仍心有余悸。 他记得，当时全

校还为他划为右派在大礼堂进行公开讨论，以便使那些“糊

涂”的人“清醒”过来。讨论的主题，就是他为什么会成为

右派。当时被划为右派的人，“原因”并不难找----有的是因

为历史问题，有的是因为阶级出身，有的是因为个人主义，

有的是因为伸手要权。而他刚刚从苏联留学回国，与上述原

因无涉。于是就挖他的教育背景。他曾就读的崇德中学，那

是一个基督教会高中，而他高中毕业后又考入美国人办的燕

京大学。于是，他们找到了使他成为右派的原因，即“资产

阶级民主自由思想”。 他难以认可的是：为什么民主思想就

不好？为什么民主思想就必须戴上“资产阶级”的帽子？ 五 



他从未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，有那么多的厄运像地雷一样埋

伏着。1957后，这个抱负理想、才华横溢的青年，一下子被

打入政治地狱。与他留学时期相爱、回国后结婚的妻子，也

在组织的迫使下与他离婚。离婚之后，他被流放到山西放羊

、劳动。在一次抬钢丝过铁轨时，由于疲劳过度，他居然没

有听见呼啸而来的火车，被火车带出了几十米远。死神像一

股突然的凉风，卷走了他的一条腿。 “逆境给了我磨难和考

验，使我更能以平常心看待一切，我喜爱的一句格言就是‘

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’，国家民族如此，个人也如此。逆境

给了我沉思与回顾，使我更能以正常心看待一切，已经没有

什么可迷信的了，我喜爱的另一句格言就是：‘只向真理低

头’。”后来，他总结说。 六 持续了22年的逆境终于结束

。1978年底，北京政法学院（后更名中国政法大学）复校，

他得复教职。1979年后，他便大胆提议，开设了复兴民法传

统的罗马法和西方民商法课程，并亲自授课。此举开国内现

代法学教育之最先。从那时起，财产自由、契约合同自由、

权利神圣与理性责任这样的概念，开始深入中国法学界。他

不知疲倦，不计得失，为中国政法大学的复兴而奔波，居功

至伟。他成为一个公认的出色的法律教育组织者。1988年，

他被推举为校长，实至名归。 执校期间，他挽留、帮助、引

进了许多优秀教师。他爱惜学生，尊重学生的合理意愿。他

确立了民主思想教育和专业教育并进的原则。他说，学法律

的人固然需要埋头于法律条文的诠释和学理的探究，但离开

了民主、人权这样的基本目标，法律就会苍白无力。有人曾

说，在“红色校长”和“民主校长”之间，他选择了后者。

但他认为，法学教育不应该过分强调空洞的形态问题，不能



把中国法学教育孤立于人类丰富的法律知识体系之外。他率

先贯彻了这种教育思想，培养了一批有强烈责任感的法学人

才。他敢于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，以自己强烈的道德勇气

，赢得了师生们的尊敬与爱戴。在他1990年免去校长职务之

后，他在法学界乃至全社会反而声誉更隆。他成为了法学大

学晚辈后学们心目中的无冕校长。他在政法大学的讲座，走

廊里也会挤得水泄不通。政法大学的毕业生，都以穿上他题

写的“只向真理低头”的毕业衫为荣。有一年毕业典礼，他

不在台上，同学们高呼着“江平”、“江校长”，久久不肯

散去。 七 1990年2月15日，司法部派员到中国政法大学，宣

布免去江平的校长及校党委委员职务。官方文件宣读完毕之

后，安排了江平先生的讲话，全体教师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

欢迎他。 很多年以后，那些台下的师生们，许多还记得他的

讲话内容： “首先，我对于司法部党组免去我的校长以及校

党委委员职务的决定表示拥护。实际上，自担任校长职务以

来，我一直感到不能够胜任这副重担。自己也多次萌生辞去

职务的想法。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，大学校长这个角色愈发

不好干，自己愈发不能适应国家的要求。今天终于被免去了

职务，我好像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，感到了一种特别的轻

松。自己本是一介书生，从教师中来，现在又回归到教师中

去，我想起陶渊明的话，“田园将芜兮，胡不归！”能够回

归到自己的学术家园，我感到由衷的欣慰。 “我是从本校的

前身北京政法学院开始自己的大学教师生涯的。几十年来，

自己所有的酸甜苦辣都跟我们这个不大的校园联系在一起，

对于这里的一切充满了感情。能够为学校做些微薄的贡献，

是自己的责任。当然，由于自己能力和水平上的原因，许多



事情想做没有做成，或者没有做好。我想今天是一个机会，

向大家表达我的歉意，尤其是我得罪过的人们，希望你们能

够原谅我。 “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再是校长了。但我仍然是学

校里的一个教师。今后校领导有哪些工作需要我参与或者协

助，我仍将全力以赴。另外，我现在还担任全国人大法律委

员会委员的职务，我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参加立法方面的工作

，为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。总之，无论地位

怎样变化，无论从事哪种工作，我都将力求无愧于历史，无

愧于人民！” 八 他不仅推动了中国法学思想和理论的转向，

也一直提倡和力行学者参与立法，以完善国家立法体制，提

高立法质量。他是中国民法理念的主要启蒙者，但他一直强

调，若使民法具有生命力，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宪法政治环境

。他主张任何重大问题都应依宪法原则和程序解决，不能容

许违反宪法的任何行为。 但是，就他对中国法治建设、法学

教育发展的贡献而言，就他作为一位法学教师所树立的为人

风范而言，他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杰出的知识分子

。他说：“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，因为我没有写

出什么像样的法学专著。我只是一个法学教育家，我以学校

为舞台，努力培育一代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，具有民主、自

由开放思想的法律工作者、法律家、法学家。我只是一个法

律活动家，我以社会为舞台，在立法、司法、政府部门、企

业等诸多领域为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助推了一把力。” “江先

生不喜爱做论文。他是个思想型的人，爱往前想，不喜欢整

理。所以，他的大多数思想和学术火花，都是在演讲中迸发

。”----他的学生、法学家龙卫球说----“在一个法治待建的

时代，我们最迫切需要的，往往不是未来新理论的发现者，



而是像他这样的法治的现实追求者和既有成熟理论的诠释者

。” 2000年，他70岁的时候，用自己的积蓄成立了“江平民

商法学基金”，表彰、支持那些在法学学习和研究上成绩突

出的学子。尽管已经不再担任校长职务，却似乎比以前更忙

：带学生，做讲座，出国讲学，参与立法。2006年的一天，

本报举办“为市场经济立法”论坛，邀请江先生出席并演讲

。会务人员事先并不知道他身有残疾，他拖着一条义肢步行

了一段路程，才搭上了出租车。他乐哈哈的，准时出现在了

现场。 “江老师是我们这个时代里影响最大的教师之一，他

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法学老师。”曾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

、后来留校任教的贺卫方说。 九 与他有交往的人说，江先生

从不拒人于门外，无论什么人，都平易相待。社会上的人常

常慕名而来。过去有人为案件申诉找上门来，因江先生出差

在外，竟然在他家门前搭起住棚，非等他回来不可。他也总

是不厌其烦，提供尽可能的帮助。 他的学生回忆，做校长的

时候，他常常蹬着他的旧自行车在校院内外穿梭。先生腿有

残疾，年岁又大，难免让熟人为他捏一把汗。还好，他的车

技很高。有一回，江先生骑着自行车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参加

会议，尽管他神采奕奕，气宇浩然，但门卫坚决不放他入内

。他们怎么也不相信，这个骑自行车的人，会是一个全国人

大常委。 十 他没有因为命运的磨难，丧失了对真理的信仰。

他没有因为思想的犀利，丧失了从容的魅力。一位曾与他共

事的法学教授告诉我们，江先生的内心，充满着对生活的热

爱。他喜欢古典音乐，也是一个级别很高的球迷，对于世界

杯和欧洲杯的转播，他的热情一点也不亚于年轻人。他常常

后半夜三点爬起来看球，第二天又兴致勃勃地参与学术研讨



。这样的精力让年轻人自叹弗如。这样的人生态度，也让我

们自叹弗如。 十一 1990年12月，他60岁寿辰的那一天，中国

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们自发为他祝寿。活动进入高潮时，大家

呼喊着，要求他表演一个节目。他走路不方便，像一头雪豹

在努力控制着自己的速度。但他还是步履坚定地走到了前面

，用英文演唱了美国工会运动的一支歌曲----《我们绝不动摇

》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